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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有顾虑 机构怕风险

“意定监护”服务应该如何破局
老人没有子女或近亲属能当监护人，晚年生活该怎么办？意定

监护成了一条可选的道路。但记者发现，即使老人有找别人监护的
需求，真正达成协议仍然比较困难，无论是老人方还是机构方都有
一些顾虑。目前，有机构正在试点一些新途径，规范化意定监护的
协议及服务流程，争取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

没担保人 老人想办意定监护案例

“别人看我，大概觉得我是个
‘孤老太婆’，但我觉得自己这么生
活挺好的。”年过七十的刘阿姨，一
辈子没结过婚，无儿无女。平时她
住在一家养老机构，但因为精力还
算充沛，身体条件也不错，她总是
闲不住，经常会到全国各地去游
玩，有时一出去就是个把月。

虽然四处旅行的生活很潇洒，
但刘阿姨也有烦心的事。她住的
养老机构，定期得续签一份担保协
议，在“紧急联系人”和“担保人”这
一栏，她之前签的都是自己的妹妹
的名字。但前几年妹妹生了一场
病，身体情况急转直下，已经无力
再担任她的担保人。最近的一次
续签，刘阿姨已经找不到哪个近亲
属或朋友，能帮自己签字。

正在刘阿姨发愁之时，她认识
的一个律师朋友建议她，可以去试

试“意定监护”服务。意定监护，指
的就是一个人在自己清醒的时候
可以指定别人当自己的监护人，监
护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专
门开展社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
织。因为没有别人可找，经过多方
了解，刘阿姨找到了一家社会组
织，并且成功办理了委托代理和意
定监护服务。机构也就顺理成章
地成了刘阿姨的担保人，养老机构
的协议也续签了。

不仅是眼前事得到了解决，刘
阿姨之前担心的另一件大事也有
了着落。“我现在还算清醒，可等我
再老一点，糊涂了，可怎么办呢？”
在刘阿姨和机构签订的意定监护
协议上写明，如果刘阿姨丧失或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机构会
代她处理重大决策事项，过程中会
保证刘阿姨的各项利益。有了这

份协议，刘阿姨总算没有了后顾之
忧。

“现在我出去玩，身上都会随
身带着一张紧急联系卡，上边写着
机构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万一有什
么紧急的事，可以联系到我的监护
人。”除此之外，机构定期会来看望
一下刘阿姨，问问她出游的情况和
在养老院的生活。相比起之前，刘
阿姨感觉生活上关照自己的人更
多了，心里也更踏实了。

刘阿姨找的社会机构，是北京
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心
副主任陈亚辉介绍，像刘阿姨这样
没有子女的老人，是寻求意定监护
服务的主要群体之一。还有一些
老人，虽然有子女，但因为各种原
因“指望不上”，身边又没有合适的
近亲属或朋友，因此也有意愿来咨
询意定监护服务。

但来咨询的老人中，真正能顺
利签约的人数并不算多。陈亚辉
表示，据机构之前的统计，40个来
咨询的老人，最后可能只有1个人
能签约。从与老人的沟通当中，能
看出他们对于这项服务有一定的
顾虑。

我指定的监护人靠不靠谱？
我的财产安全怎么保证？监护人
的决定是否符合我的利益……对
于这些问题，陈亚辉也不断在给老

人解释，随着近些年的发展，意定
监护的服务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
正规。比如有公证提存和特殊需
要信托的方式保证财产安全，有监
护监督人机制来约束监护人的行
为等等。

有些老人还会对意定监护产
生认知误区，以为签了意定监护服
务，当下的生活就不能做主了。但
意定监护，其实是在老人丧失或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才会生效
的，简单来说就是老人“糊涂”之后
才能生效。签了意定监护协议，
只是为未来做一个提前的规划，
老人可以随时更改或撤销协议。

还有些老人，并不是觉得这
项服务不好，而是迟迟下不了决
心。陈亚辉表示，机构曾做过一次
统计，来咨询的老人平均年龄是
70岁，而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的老

人，平均年龄是78岁。之所以会
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来
咨询的老人普遍认为自己还没那
么老，“糊涂”离自己还很远，没必
要那么早就定好之后的事。但到
了78岁左右，有些老人已经明显
有了身体和精神状态大不如前的
感觉，心态才有些急迫起来。

“有的老人已经决定要做意定
监护了，但从决定到落笔签协议，
往往也要经过3到6个月的时间，
更长的甚至要好几年。”以找律维
银龄中心当监护人的来说，有不少
老人在初期接触时，都会以委托的
方式先找机构帮忙。比如紧急陪
诊就医，入住养老机构担保签字，
甚至找律师帮忙解决家庭矛盾等
等。经过逐渐的磨合，老人对机构
有了更多的信任，最终才打定主
意，把未来大事托付给机构。

陈亚辉表示，不但老人对意定
监护服务有顾虑，机构同样也有担
心的问题。目前，全国专门从事社
会监护服务的机构只有10家左
右，很多社会组织和法援机构并未
踏足这一领域。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社会组织在担任意定监护人
时，可能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也
就是说，老人作为被监护人，如果
发生了侵权别人的行为，最终买单
的很可能是社会组织。

意定监护生效之时，只是老人
开始“糊涂”的时候，也就是精神层
面出现问题。但这时的老人，身体
机能不一定很差，甚至表面看起来
生龙活虎。陈亚辉介绍，此前就出
现过住在养老院的失智老人因为
矛盾将别人打伤的案例，家属为此
赔了一大笔钱。而落到意定监护
这件事上，老人的“家属”就是社会
组织，如果老人无法承担赔偿金，
社会组织就得为此买单。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

大，但一旦发生，后果会非常严重，社
会组织很可能承担不起。”正因为有
这种担忧，不少市面上的社会组织并
不愿意参与到意定监护这件事上来。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
在寻求解决办法。”就在近日，中心
与一家保险公司联合推出了全国
首个“成年人社会监护责任险”，有
了保险的保障，大多数情况下社会
组织无需再担心可能出现的被监
护老人侵权赔偿问题，履行监护
职责时也会更加顺利。

新险种的落地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在
意定监护这一领域，需要关注和提升的问
题还有很多。陈亚辉表示，《民法典》明确了
意定监护的概念和地位，但直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任何一项法规对意定监护的实施路
径予以明确。“简单来说，就是法律告诉你可
以干，但具体怎么干，只能一步步摸索。”

律维银龄中心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过
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一开始的时候，中
心只会跟老人签订单独的一份意定监护协
议，但之后发现，如何确定老人已经开始

“糊涂”非常困难，意定监护也迟迟难以履
行。

“我们总结了经验，现在跟老人签意定
监护协议时，都会同时签一个委托代理协
议，指的是在老人清醒阶段，也可以赋予我
们一些权利，去处理老人的一些事务。”有
了这项协议，在意定监护生效之前，机构跟
老人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工作也更好开展
了，更重要的是服务无缝对接。

现在，机构和老人签协议至少是“三件
套”，除了委托代理和意定监护协议之外，
还会要求老人订立遗嘱和生前预嘱。有些
老人家里还有精神残疾或智力残疾的孩
子，老人还需要安排遗嘱指定监护和遗愿
清单。

“我们有一名老人就是这样，他自己已
经80多岁，孩子是50多岁，但智力只相当
于5到8岁的儿童。”在老人的遗愿清单里，
孩子对什么东西过敏，平时喜欢吃什么，穿
什么衣服，多大的鞋，老人都写得明明白
白，甚至还在清单里明确，自己去世之后，
机构不但要联系托养机构照顾孩子，还要
定期带孩子外出游玩一次。“从这些文字
中，我们能感受到老人对孩子的爱意，也让
我们更加坚定了，做监护这件事是有意义
的。”

但即使经验在不断累积，机制也不断
完善，陈亚辉表示，目前机构在开展服务的
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难办的问题。其
中最大的困难，来源于认定老人丧失或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过程，时间仍然比
较漫长。在等待的过程中，从法律角度来
看，机构还并未成为老人的监护人，如果此
时老人有法定监护人，且在决策上和机构
出现了矛盾，那情况就会很复杂。“我们也
希望相关部门能优化一些流程，让机构能
顺利衔接到监护人这一步，老人的晚年生
活才能更有保障。” （北京晚报）

决心难下 40个人才有1人签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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